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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德 镇 的 清 晨 ，总 带 着 窑 火 未 散 的 温

度。薄雾在昌江水面缓缓升起，像一层柔软

的纱，轻轻罩着这座千年瓷都。街巷深处，泥

土的气息混着草木的清香，在空气里悄悄流

动。有人说，景德镇是一座会呼吸的城市，她

用窑火呼吸，用瓷泥思考，用千年的光阴，迎

接着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

在这座城市里，有一群特别的身影——

“景漂”。他们跨越山海，带着对陶瓷的热爱，

把异乡当成了第二故乡。而在他们之中，数

千位“洋景漂”的故事，像散落在瓷都大地上

的光点，照亮了这座城市的街巷，也照亮了文

明互鉴的道路。

我常常觉得，景德镇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能让陌生人放下拘谨，让不同的文化在这里

轻轻相拥。我与两位“洋景漂”的相识，也正

是从这样的瞬间开始的。

2015 年的春天，彼时的我还是个初出茅

庐的研究生。朋友带来一位特殊的客人——

德国奥芬巴赫设计学院视觉传达学院院长、

世界知名设计师 Klaus Hesse 教授。他严谨、

沉静，像一座难以靠近的山。

我准备了青花料和坯料，请他体验景德

镇的青花瓷技艺。他拿起画笔，动作略显笨

拙，却格外认真。青花料在他笔下流淌，带着

一种陌生却新鲜的力量。他的神情专注而虔

诚，仿佛在与一个古老的文明对话。

从那天起，他与景德镇的缘分悄然生根。

此后，每年春天，Klaus 都会如约来到景

德镇，看老师傅拉坯的身影，看清晨的第一缕

阳光洒在坯架上，看傍晚陶溪川的灯光把街

道染成温暖的金色。他常常一画就是一整

天，忘记吃饭，忘记时间，仿佛整个世界只剩

下他和手中的青花。

他说，青花瓷的蓝，是一种能让人安静下

来的颜色，是独具东方意蕴的审美哲学。

2017 年，他带着 9 名德国研究生来到景

德镇，我们共同发起了“新蓝”中德陶瓷跨界

设计交流项目。应他的邀请，2018 年起，我

每年 6、7 月都会去德国授课、策展。从景德

镇到奥芬巴赫，从中国到欧洲，我们的交流像

一条不断延伸的河流，连接着两座城市，也连

接着两种文化。

Klaus 在景德镇的日子总是简单而充实。

他喜欢在三宝瓷谷的路边摊点一碗拌冷粉，

喜欢在陶溪川的市集里逛到很晚，喜欢拿着

单反抓拍年轻“景漂”的日常。他说，景德镇

让他重新感受到创作的自由和快乐，这里的

空 气 里 都 有 陶 瓷 的 味 道 ，让 人 忍 不 住 想 深

呼吸。

不 同 于 Klaus 的 沉 稳 ，David Reid 的 到

来，带着一种随性而热烈的气息。

2018 年，我在一次展览中偶然认识了这

位澳大利亚艺术家。他已年过花甲，但面对

艺术，却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第一次见

面，我们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他聊起自己

在上海、无锡、广州的生活经历，聊起对中国

文化的热爱，聊起他想在景德镇创作和生活

的梦想。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让人感受到坚

定的力量。

为了支持 David 的陶瓷梦，我提出把自

己在景德镇的工作室无偿提供给他使用，只

希望他每年能为公众主讲几场公益讲座，把

他的跨界艺术经验分享给更多艺术爱好者。

David 听后，激动得像个孩子：“这是我最想

做的事！”

我们的公益合作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讲

座和工作坊总是充满欢声笑语。他教大家用

不同的材料构筑艺术肌理，用不同的视角看

陶瓷文化。他喜欢在工作室里放音乐，喜欢

和学生们一起吃盒饭，喜欢在创作间隙去楼

下的小店里喝一杯豆浆。他说，景德镇的生

活简单却温暖，这里的人真诚、热情，让他觉

得像在家一样。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David 在

澳大利亚被查出重病，经历了多次化疗。他

甚至以为，自己再也无法回到中国，无法回到

景德镇。两年多后，他突然给我发来消息：

“我康复了。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回景德镇，

继续我的创作，继续和大家分享艺术。”那一

刻，我眼眶湿润。

2023 年底，我们终于在瓷都重逢。他瘦

了，头发稀疏，却依旧精神矍铄。他紧紧握着

我的手，说：“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会回来！”

2025 年 9 月 4 日，是 David 的 70 岁生日，

也是他从艺 50 周年的日子。他梦想着要在

景德镇举办个展，用他的热爱献礼千年瓷都

的窑火。“此时·此刻：我和景德镇的故事”展

览最终定在 9 月 2 日开幕。那天，来自澳大利

亚、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等国的艺术

家，与本地院校师生、陶瓷爱好者齐聚一堂。

开幕式上，David 激动得声音发抖：“景德镇

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爱景德镇！我爱中国！”

展 览 落 幕 ，但 David 的 脚 步 没 有 停 下 。

2025 年 11 月到 12 月，他两次从澳大利亚飞

回景德镇，为“景漂”家庭儿童举办公益艺术

工作坊。今年 1 月，他再次来到景德镇，40 个

孩子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了一件件充满想象力

的作品。他蹲在孩子们中间，笑得像个孩子。

他说：“我要为景德镇做点事，用画笔传

达构筑美好的信念和方式，这是我的承诺，也

是我的热爱。”

在 景 德 镇 ，我 常 常 看 到 这 样 的 画 面 ：

Klaus 在工作室里安静地画着青花，David 在

课堂上和孩子们一起大笑，不同肤色的艺术

家在老厂里围着同一个窑炉等待开窑。他们

因瓷而来，因爱而留。景德镇以她的包容和

温度，拥抱每一位逐梦的“洋景漂”。他们在

景德镇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找到了心灵的归

属，也找到了跨越国界的友谊。而他们，也用

自己的热爱，让这座千年瓷都在世界舞台上

绽放出新的光彩。

瓷韵流芳，世界和鸣——这，是属于景德

镇的故事，也是属于世界的故事。

我的“洋景漂”朋友们
章   晨

晨起，见一文坛前辈发来图

片并附文。原来在 2008 年，他同

事的孩子正上小学三年级，请前

辈题字勉励。前辈欣然提笔：“志

当存高远，愿望即能够。人惜秒

秒时，海纳涓涓流。”同事将这幅

字镶入镜框，悬于壁上，孩子日日

默念。十数年过去，昔年垂髫童

子学业有成，同事感念旧事，特来

致谢。

我反复看了这四句话。“志当

存高远”虽是常谈，但“人惜秒秒

时”一句，却别有新意。我们劝人

惜时，总说“光阴似箭”，不免有点

空泛。把时间切成“秒秒”来计，

便具体了，警醒了。好比一个人

如果家财万贯，他可能不知珍惜；

若教他说一分一角一元钱要如何

如何花，他可能就要仔细算计算

计了。

人们常念叨“一寸光阴一寸金”，可实际上，爱金者众，

真正惜时者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做事总习惯“明日再说”，

在一次次拖延中，日子便悄然溜走。待到发觉来日无多时，

只余下“少壮不努力”的遗憾。倘若真能以“秒秒”为单位来

度量生命，谁又忍心将其肆意虚掷呢？

说到“海纳涓涓流”，我亦深有共鸣。世间学问事业，哪

有许多惊天动地？多是“涓涓”而成。譬如我很艳羡我一个

朋友，他的古文与历史功底特别扎实。他说这全赖幼时父

亲的引导。幼时在书房里，他最怕见父亲案头那部《资治通

鉴》，只觉那是一座巍峨大山，横亘眼前，令人望而生畏。父

亲不强求，只让他每日饭后读上一两页，权当茶点。起初枯

燥，硬着头皮读；日子久了，竟读出些滋味来，仿佛山行渐

深，遇见清泉幽谷，别有洞天。如今想来，那部皇皇巨著，正

是因这“涓涓”之功，一页一页地，悄然“流”进脑子里去的。

无独有偶。我有一位老友，退休后想写点回忆文字。

他并不着急，每日只在书房坐两个钟头，能写多少算多少。

有时只写三五百字，有时只是改改昨日的句子。两年下来，

竟积成厚厚一沓稿子。我常想，这或许便是真正的惜时

——不慌不忙，却日日不断。

惜时和积累，本就是一体的。不珍惜时间，拿什么去积

累？若无日积月累，时间又能留下什么？就像酿酒，既要舍

得用好原料，又要耐得住漫长的等待。我那写回忆录的朋

友，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怕是早已半途而废了。

人生最可贵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日复一

日的坚持。每天读几页书，写几行字，思考一两个问题，这

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经过时间的发酵，会有意想不到的

大收成。这些点点滴滴，如春雨润物无声，又如涓涓细流终

成海。

可惜如今的年轻人，往往太着急。恨不得今日种树，明

天就能乘凉。可是你看园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我初搬来时

它才碗口粗，如今两个人都抱不过来。这中间的岁月，是急

不来的。

前辈年逾耄耋，犹自浸淫于诗书画影，乐此不疲，每日

制作“遐思小筐”。他在题记中写道：“诗意地栖居”是个哲学

命题，似乎高不可攀。无缘名山作远游，且在身边觅小诗。

即使最平常的生活，争取活得有点意思，是我的追求……

这“小筐”二字取得妙极。人生的诗情画意，本不必去

名山大川里苦寻。若能在日常的园圃里，每日捡拾几片落

叶、几粒草籽，积得一满筐，便是丰饶的秋日。

可见，这“秒秒”与“涓涓”的功夫，不仅是他赠予后学的

箴言，更是他自己的躬身践行，且行得从容，行得有趣。这

何尝不是一种生活艺术——把时间秒秒珍惜，让涓涓细流，

汇成海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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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浣花溪边，总能看见几抹衣袂从雾

气里走出来。

有人穿直裾漫步，举手投足，动作缓慢而

从容；也有人穿襦裙沿着水边款款而行，月白

的裙摆随着步子轻轻摇曳。细柳低垂，梢头偶

尔点到水面，晕开一圈浅浅的涟漪。

这样的画面，在成都并不稀奇。

在这座城市里，传统并不需要被刻意提

起，它往往只是安安静静地出现在日常里。

东安湖畔的草地上，一群穿校服的孩子正

在学“正衣冠”。白发老师慢慢讲解动作：“手

举到胸口高，指尖要并拢。低头要

慢，像舍不得碰刚开的花。”

孩子们的动作还带着稚气。有

人低头太急，自己先笑出了声；有人

努力绷直身子，小小的身体微微晃

动。一个小女孩做得格外认真，等

动作完成，脸上立刻绽开两个浅浅

的梨涡。

不远处，家长静静看着。那一

刻，你会觉得，孩子们拾起的，不只

是一个动作，还有某种久远而温柔

的记忆。

望江楼公园竹林边，一个刺绣

小摊边围着几个人。摊主阿姨坐在

小板凳上，细如发丝的针在指间起

落，五色丝线绕在指尖。我问她绣

花是什么感觉，她抬头笑了笑：

“绣花，其实是养心。”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手并没有停。针线在

布面上慢慢游走，一朵花的轮廓渐渐显出来。

围观的人也不知不觉安静下来。

年轻一代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传统相连。

望江楼公园附近的一间小工作室里，小林

正在电脑前调整图样。屏幕上是一幅传统牡

丹纹样：“古人喜欢饱满富贵，可以改得秀气

些，但神韵不能丢。”

说着，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本泛黄的画册。

旧图样与新设计摆在一起，看上去并不突兀。

传统并没有停在过去，而是在这样的对话中慢

慢变化。

若 想 知 道 它 真 正 的 生 命 力 ，还 要 走 进

街巷。

小菜馆门口，掌勺师傅穿着交领短打，颠

勺时香气飘出半条街。夜市上，画糖画的老师

傅身着唐装，铜勺一抖，孙悟空便跃然石板之

上。不远处，一个年轻摊主卖香囊，笑着招呼

客人：“火锅味，还有桂花味、薄荷味。”

我还见过穿改良裋褐的快递小哥在红绿

灯前等候。车流从身边呼啸而过，风吹衣摆，

给奔波的身影添了几分古画里的意

气；中学生把绣花半臂套在校服外，

红粉色包住蓝白校服，奇特却生动。

他们或许只是随兴一试，但传统

往往正是在这样的尝试里慢慢生长。

百花潭公园的傍晚，一位白发老

人牵着小孙女散步。老人穿素雅直

裾，小女孩穿粉色襦裙。

小女孩忽然问：“奶奶，我们为什

么要穿这样的衣服？”

老人替她抚平裙角，说：“这是老

祖宗很久以前穿的衣裳。每一种样

式里，都有故事呢。”

小女孩想了想，又问：“那很久以

前的小姑娘，也会像我这样在公园里

跑吗？”

老人笑了：“当然会。春天花开，她们也会

穿上最好看的衣裳，踏青、放风筝。”

小女孩听了，拉着奶奶向前跑去。粉色裙

摆在风里轻轻扬起，像一朵会移动的云。

在成都，衣香不语，不是刻意的复古，也不

是表演式的怀旧，而是一种慢慢沉淀下来的生

活 气 息 。 于 是 ，

古 老 的 衣 裳 走 进

今 天 的 街 巷 ；久

远 的 记 忆 ，也 在

新 的 生 活 里 继 续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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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扑来，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哦，这

蜜香，真可以用一剑封喉来形容。此前，我只

看到一丛普通的绿植，冬季里全身光秃，好像

一群枯枝。夏天时候，叶子呈匕首形，虽也苍

郁，但其貌不扬。春节前几天，却在诸多的绿

色草木之间，跑出来二三十个白色夹杂黄色、

婴儿拳头大小、状若灯泡的“东西”。

只能用“东西”来形容我看到它们刹那的

感觉——堵在单元门口，造型怪异。有点不开

心地走过，突然蜜香澎湃，瞬间封住了我的口

鼻。我咦了一声，只觉得喉头发甜，鼻子也似

乎被浓郁的蜜香塞满了。

是 结 香 。 我 还 是 第 一 次 领 教 它 香 气 的

“威力”。

四下环顾，不远处长着几株银叶金合欢，

它黄色的花朵如同棉花

般蓬松，也像是婴儿的

发丝。关于这种花，每

次见到，我都想起“胖美

人”“黄金丝”一类的词

汇：银叶金合欢自身有

一种不易觉察的弹跳力，我看银叶金合欢在微

风中微微颠动或者滚动的样子，跟胖美人神

似！再远处是几树樱桃李，细小、纤弱、粉白，

姿态玲珑，让我想起北方的杏花。再远处的美

人梅开得斑斓、热烈，花朵一簇一簇的，像是一

些美好的词语，爬满了春天的藤蔓。各种各样

的花朵，有的大张旗鼓，有的谨小慎微，还有的

自由自在抑或拘谨木讷，它们次第开，或者一

起开，一下子就把整个春天搬运到人眼前。

而结香，在这一时节除了花朵，叶子连萌

发的迹象都没有。白色的、内里泛黄的花朵，

像不自觉的“低头族”，全部朝着地面，在那泥

土和乱草之间，好像匿藏了它们的本心。我忍

不住想，它们之所以全部朝下，是对生命之源，

即大地的致敬和感恩。

这些花儿赶在此刻开放，这是它和天地乃

至人间签订的规约。走近，好像没有多少香

味。太艳丽的事物，总是在某些方面有所欠

缺 。 不 完 美 是 这 个 世 界 不 约 而 同 的 一 条 律

令。人看到了花，是人的幸运，看不到，花朵也

不会失落。事物美和不美，其实都是自己的，

与外界关系不是太大。这有点“心外无物”的

意味，也有些知所谓又不知所谓的玄妙之趣。

转了一圈，几乎每个单元门口都盛开着一

丛结香，白白的，好像绣球花，近看，才发现它

们虽然整体呈白色，其中也有大黄和浅黄，甚

至还有些发青，还带着一点犹如眉心痣的红色

斑点。这是怎样的一种花朵，看起来粗糙，可

它们自身蕴藏的香味，甜蜜得让人发晕。

这结香，究竟是经过怎样的一种生长，才

将天地间的奇香汇于一

身，总是在人不经意的

时候，突然跑过来，就像

一 个 巨 大 而 热 烈 的 拥

抱，让我身心酥软。结

香还有梦花、打结花、爱

情树等名字，古人视其为祥瑞。它还是一味中

药，中医用于祛风明目、通络止痛。

春日里，一切草木都是奇妙的，都有着自

己的秘密。它们在天地之间孕育，在日月风雨

之间生长、绽放，即便看起来是静止的，没有任

何响动，也总是会用自己特有的姿态、色彩、香

气，给其他生灵触动。

回到自己的单元门口，我再一次蹲下身

子，与结香花保持平齐，闭上眼，任由那馥郁的

蜜香如丝如缕，源源不断地灌入我的身体，我

鼻尖泛起酸意，喉头忍不住微微颤动。仿佛有

一份细腻而又亘古的美意，浩荡而又温柔，环

绕着我的身心，我确信它是一种我与物之间的

慰藉与滋养、教育与唤醒。

哦，这结香的春天。

结香春天
杨献平

朝霞与晚霞哪个更美

它们都同样光芒万丈

同样映照来自秦岭的流水

一位中年女人   每天

从朝霞出发   跟随一把扫帚的节奏

抵达晚霞

洒水车每天中午会经过一次

司机有时带来一个盒饭   有时带着苹果

他是她的丈夫   在临时休息室的长椅上

他们默默坐一阵   作为午休

他有时会掸去她身上的灰土

她偶尔清洗一下他脏了的袜子

阳光从玻璃窗上打进来

映照着这些

当然   它并不见证什么

灰尘落进生活   并被生活擦拭

事物并无关联   只是彼此路过

城市总是那么喧嚣

在一株芦苇上   她偶尔找到自己

那么重   又那么轻

晚霞有时会早早落下

朝霞也会晚点出门

它们一样明亮得惊人

而一天与一天多么不同

朝霞与晚霞
陈年喜

    ▲油画《颐和园之春》，作者韩景生，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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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的兰江不宽，英梅推开吊脚楼的木窗，就

能看见对岸古城墙卧在暮色里，像一只收拢翅膀

的鹰。楼下兰江水载着灯影缓缓流过，更远处则

是宽阔的澧水。她想起阿妈说过，水是有方向

的，人要顺着水流走，也要记得自己从哪条溪源

出发。

澧县位于湖南西北部。从青海到澧县，英梅

跨越了万水千山。庆幸的是，这里不只有她一个

青海人。逢年过节，老乡聚会，是让英梅特别高兴

的事情。每次聚会，都是她来张罗。

春节过后，年味还未散尽时，英梅觉得该召集

老乡们一起聚聚了。她给几个好友打了电话，又

托人约了几个相熟的同乡。聚会地点就在她的老

茶馆，那是兰江边的一栋吊脚楼，飞檐翘角，雕花

木窗，像是从某个旧年月里整体搬迁而来。

那天，姐妹们来了，还有她们的丈夫、孩子。

口音驳杂，笑声爽朗，像是把高原的一角搬到了这

湿润的水乡。

英梅特意让丈夫从库

房 找 出 那 只 铜 制 酥 油 茶

壶 ，擦 亮 了 摆 在 案 上 。 她

还准备了一条哈达。那是

去 年 回 青 海 时 ，托 阿 妈 准

备 的 一 捆 哈 达 中 的 一 条 。

阿 妈 问 她 买 这 么 多 做 什

么，她回答阿妈：“给客人

献上哈达，是我们茶馆的特色。不管哪里来的人，

都是我们的客人。”

聚会正酣时，英梅取出哈达，双手捧起，走向

一位初次见面的老乡——刚从青海来澧县的姑

娘。她学着阿妈的样子，将哈达轻轻搭在对方颈

间，微微躬身。那姑娘愣住了，随即眼眶一热。吊

脚楼里安静了一瞬，继而掌声响起。

英梅的丈夫是澧县人。他们在学校相识，都

是学音乐的。毕业后，他说：“跟我回澧县吧，我们

开一间茶馆。”她答应了。那是千禧年前后，当时

还没有这排吊脚楼，他们的茶馆开在老街的一座

小楼里。

有的人知道英梅是藏族，就追问她藏名，她

说，“英梅”就是从藏名得来——“梅”是火焰，“英”

是吉祥，阿爸阿妈希望她是个吉祥的火种。在青

海，她只是普通的牧区姑娘；在澧县，她似乎与别

人有些不一样。只有在丈夫面前，她仍是那个因

为不会用筷子而用手抓饭的英梅。

人们还会问她，来这边生活的困难是什么？

“是适应拥挤的街道”，她总是这样回答。从小在

安多草原长大，天是帐篷，地是毡毯。县城的街巷

太逼仄，让她喘不上气。丈夫便每天傍晚带她去

澧水边，看江水东流。“你看，”他说，“这就是澧县

的辽阔。”她当时笑了——江水和草原怎么能一样

呢？草原是静止的辽阔，江水是流动的辽阔。现

在却觉得，终归都是辽阔。

在澧县，她学会了在梅雨季节前给木窗刷桐

油，学会了辨认二十几种茶叶的火候，学会了用本

地话招呼客人，却改不了高原口音里那股子直愣

愣的劲。客人们喜欢这股劲，说“梅梅姐实在”，她

便在这“实在”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她自己喝茶，喜欢煮一壶安化黑茶。黑茶在

她的家乡，和酥油、青稞炒面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茶

食。如今在澧县，她煮纯茶，看着红浓的茶汤，会

想起阿妈打茶时手腕转动的弧度——那是她学不

会的手艺，也是她带不走的手艺。

“ 你 们 后 悔 吗 ？”又 有

青 海 姑 娘 来 澧 县 ，在 决 定

安 顿 下 来 之 前 ，来 老 茶 馆

认 门 。 英 梅 约 上 同 乡 好

友 ，一 起 陪 新 来 的 老 乡

喝茶。

新 朋 友 的 提 问 ，英 梅

没有直接回答。她望向窗

外，丈夫正在楼下的江边教一个学生调笛膜的松

紧。她想起毕业那年丈夫说“跟我回澧县”时的眼

神。那时候，她以为去澧县是放弃，是妥协，现在

她知道了，那不是妥协，是换一种方式生长。

聚 会 结 束 ，友 人 一 个 个 消 失 在 县 城 的 街 巷

里。英梅站在吊脚楼的廊下，看丈夫送走学生，拎

着笛子上楼。

“今天吹一支曲吧？”她想听丈夫吹笛子了。

最早，她就是被他的笛声吸引，可以说，她是循着

笛声来到澧县的。

“你想听什么？”

“吹个青海的调子吧。”

丈夫没问为什么，只是调了调笛膜。他吹的

是《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采风时记下的旋

律，如今属于青海。

笛声在夜色里盘

旋，她听出了草原与

江水的辽阔。

江水辽阔
周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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